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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岚雨

中东“和解潮”以来，伊朗国内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近些年，尤其是进入本世纪

第二个十年后，中东国家间普遍

出现“和解潮”，伊朗作为地区

大国和“抵抗轴心”领袖，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4月，

伊朗与其“地区夙敌”沙特的

正式和解及其外溢效应，更是将

“和解潮”推上高峰。

事实上，自201 8年以来，

伊朗便开始积极寻求与地区竞争

国家缓和关系、加大合作，其主

要动力是寻求在美国的“极限施

压”下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稳

定。鲁哈尼政府（2013～2021

年）认为，通过缓和与沙特、

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仅

可减少美国自中东战略收缩的顾

虑，还可减少美国重返伊朗核

协议的阻力。而一旦美国撤出

中东并重返伊朗核协议，伊朗长

期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政治孤

立和经济制裁等困境都将大幅减

弱。2021年8月，伊朗总统莱希

上台后，不仅延续了鲁哈尼政府

的务实主义外交路线，更将发展

与周边国家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

优先方向，尤其是将缓和与海湾

国家间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鲁

哈尼政府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外交

政策做出调整。伊朗希望通过推

动中东“和解潮”来为其摆脱当

前困局创造契机，然而自“和

解潮”以来，该国在国内政治

与经济层面都分别面临哪些新挑

战，又将如何脱困？

“和解潮”以来伊朗的政治发展

2018年5月，美国特朗普政府

出尔反尔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

后，伊朗民生状况急剧恶化，社

会不满情绪增加，国家内政稳定

性由此受到挑战。此后，伊朗国

内爆发了两起全国性社会运动，

分别是2019年因汽油价格上调引

发的“八月运动”和2022年因女

性佩戴头巾问题引发的大规模抗

议，这两场社会运动呈现出显著

的暴力性和跨界层性。

此外，伊朗参与选举政治

尽管伊朗政治出现保守派与改革

派的分野和轮替，但这是在总

体保守的政治制度下的分化。伊

朗最高宗教领袖在处理这两派关

系的问题上，更多是维持一种平

衡。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的政

治钟摆始终控制在宗教领袖及其

代表的政治制度之下，改革派执

政是伊朗在总体保守的制度下进

行国家发展政策调整的方式。

此外，改革派和保守派均

难以突破革命外交掣肘。霍梅尼

所确立的“输出革命”外交战

略，在现实中始终面临实现伊斯

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理想

与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

间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

利益的矛盾等。实践证明，“输

出革命”的外交战略给伊朗国家

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在后霍梅

尼时期，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

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明显下降态

势。但基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

属性，伊朗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

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

掣肘。

不过，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45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

是，其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

族经济、探索伊斯兰民主方面的

尝试，对于否定巴列维王朝时期

的君主专制、激进世俗化、对外

依附等弊端有积极意义。伊朗在

遭遇西方长期压制和制裁的处境

下仍成功维持了国家生存，也展

现出伊斯兰共和体制的韧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教授。本文为2022年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

区互动关系研究”〈22JJD810023〉

和202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

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

系史研究”〈2023114005〉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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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大幅减少，是其内政稳定

性遭遇挑战的又一表现。自197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

伊朗选举政治长期维持着较高投

票率，通常在温和改革派获胜的

选举中，投票率更高。以总统选

举为例，伊朗第1～12届总统选

举的投票率均在50%以上，其中

改革派总统哈塔米胜选的第七届

（1997年）和第八届（2001年）

投票率分别为79.9%和66.8%，

温和派总统鲁哈尼胜选的第11届

（2013年）和第12届（2017年）

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分别为72.9%和

73.7%。但是，2021年保守派总统

莱希胜选时投票率仅有48.7%，今

年6月，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参

与的选举第一轮投票率甚至不到

40%。这表明，现阶段多数伊朗民

众对改革失去信心。

与此同时，温和务实势力

在伊朗政治中正逐渐占据优势地

位。自2013年鲁哈尼政府执政以

来，温和务实势力便一直占据优

势。相对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

进势力，温和务实势力倾向于通

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愿同

竞争派系合作，倾向于从国家经

济利益出发制定国内外政策，不

仅仅以意识形态为行动纲领。尽

管司法部出身的教士莱希经常被

贴上“激进保守派”的标签，但

在其任期内，他一直保持着与美

西方的沟通，并积极推动重振伊

朗核协议。此外，虽然在其任期

内出现了因头巾问题引发的社会

运动，但笔者在伊朗实地观察发

现，莱希政府实际上已大幅放松

对女性佩戴头巾的管控。新当选

的佩泽希齐扬也是改革派中的温

和派，尽管他也支持限制教权、

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但与保

守派一样，他坚定捍卫最高领袖

的权威，公开表达对“伊斯兰抵

抗阵线”的坚定支持。正因如

此，在此次总统选举中，前议长

阿里·拉里贾尼、前副议长阿

里·莫塔哈里、最高领袖办公室

行政事务负责人瓦希德·哈加尼

扬等重要的温和保守派政客都支

持佩泽希齐扬，议长加里巴夫也

在第二轮选举前转而支持他。

在立法机构方面，在今年

举行的第12届议会选举中，尽

管保守派仍占据多数席位，但是

具有温和务实倾向的保守派议员

数量较上一届议会增加了两倍，

务实保守派政客加里巴夫也以约

68%的得票率连任议长。此外，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倾向于

由一个“实干家”执掌政府，有

报道称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投了加

里巴夫，在第二轮中投了佩泽希

齐扬。就目前来看，温和务实势

力逐渐占据政治优势减少了伊朗

国内各派系竞争带来的内耗，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伊朗政治、经

济、安全和社会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内舆

论有关最高领袖继承问题的讨论

正不断增加。尽管前任总统莱希

从未被正式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

继承人，但是由于其最符合领袖

继承人的条件，尤其是拥有总统

的行政经验、合格的宗教资历和

圣裔身份，所以有不少分析人士

认为莱希有极高概率成为下任伊朗

最高领袖。但在今年5月19日莱希

意外坠机遇难后，最高领袖继承

人问题再度成为悬念，伊朗各政

治势力间正在激烈暗斗。不过，

考虑到伊朗宪法中详细规定了最

高领袖的选拔和继承程序，莱希

遇难后伊朗行政权按照宪法规定

也实现了平稳过渡，可以看出伊

朗已达到较高政治制度化水平，

由此可以预期，伊朗有较高概率

将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

美国长期制裁下，深受经济危机

困扰

面对美西方的长期制裁，

2014年2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伊在与最高利益委员会、议会及

政府高层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发

布建设抵抗型经济的24条纲领。

哈梅内伊认为，伊朗有较好的基

础设施，民众也有高涨的发展热

情，伊朗完全可以建设抵抗型经

济，抵御外部制裁及经济冲击带

来的不利影响，摆脱经济困境，

最终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特色的

经济体系，提高伊朗经济的独立

性和韧性。此后，伊朗一直致力

于通过增加国内生产能力和创新

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增加高附

加值产品的出口来应对外部发起

的“经济战”，以确保国家经济

的稳定增长。随着国家加大制造

业补贴力度、增加投资、拓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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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渠道及改善与周边国家关

系，伊朗经济在中东“和解潮”

出现以来逐步复苏。

据世界银行数据，202 0年

伊朗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

正增长，GDP增长率从2019年

的-3.1%增加到2020年的3.3%，

2021～2023年的GDP增长率分别

为4.7%、3.8%和5%。伊朗的失

业率也从2019年的10.74%下降到

2023年的9.1%，青年群体失业率

则从2019年的25.97%下降到2023

年的22.79%，不过，虽然下降明

显，但伊朗整体失业率仍保持在

高水平。

然而，尽管伊朗制造业取

得一定发展，但其生产的多数产

品仅能满足国内需求，无法实现

大量出口。此外，由于伊朗制造

业发展严重依赖国家的外汇补贴

和政策支持，因而以低附加值的

加工组装业为主。在此情况下，

2018年伊朗石油出口受美国制裁

影响大幅减少后，伊朗对外贸易

额在2020年、2022年和2023年都

出现严重逆差，其中2023年第四季

度的贸易逆差高达56.3亿美元。

自2018年8月美国全面恢复对

伊朗的单边经济和军事制裁后，

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减少，国家

收入锐减。2018年伊朗石油收入

为580亿美元，2019年减少至260

亿美元，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210

亿美元。石油收入减少导致伊朗

国家外汇储备大幅缩水，进而引

发严重经济危机。

为保障基本民生，伊朗自

2018年以来维持着对民生商品

的高额补贴。以能源补贴为例，

2020年伊朗对能源的补贴（包括

汽油、电和天然气）共计297亿

美元，占当年世界能源总补贴的

16%。然而，这种高额补贴在财政

收入减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政

府的财政压力。

随着国家收入的减少和财政

支出的增多，伊朗的货币供应量

和政府预算赤字大幅增加。2019

年春季，伊朗货币供应量同比增

长5.3%，2020年春季则同比增长

7.3%，远高于同时期GDP增长

率。2018年后，伊朗的预算赤字

保持在高水平，2018年预算赤字

为GDP的1.6%，2019年大幅增

加至4.5%。截至2023年，伊朗

预算赤字仍保持高位，约为GDP

的5.5%。为弥补财政赤字，伊

朗政府持续增加货币供应量，导

致货币超发，进而造成通货膨胀

问题愈发严重，货币不断贬值。

2019～2022年，伊朗通货膨胀率

连续四年上升，分别为41.2%、

47.1%、46.2%和46.5%。伊朗

自由外汇市场美元兑换里亚尔的

汇率从2019年的1∶11200跌到

2024年7月的1∶58650，跌幅高达

420%。通货膨胀高企导致伊朗物

价频繁上涨，民众生活水平不断

下降，贫困率从2018年的25%增至

2019年的31%，此后便一直维持在

30%左右。

从整体上看，尽管自中东

“和解潮”出现以来伊朗的周边

环境和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在

美西方的长期制裁下，伊朗仍处

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石油出

口受限、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

胀高企、货币贬值等问题仍困扰

着伊朗。

2024年7月30日，伊朗当

选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伊

朗议会正式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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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9日，伊朗总统莱

希及随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因坠

机不幸遇难。莱希政府虽仅执政

34个月，但成功提升了伊朗与邻

国、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外部

国家关系。此后7月，温和改革派

候选人佩泽希齐扬在提前举行的

总统选举中获胜，这标志着近年

来在大选中一直被边缘化的伊朗

改革派和温和派重回权力中心。

那么，为摆脱困境，近年来伊朗

究竟在外交上做了哪些努力，未

来又将如何走？

以多元化外交破局

莱希政府奉行基于伊斯兰革

命理想、原则及实用主义的外交

政策，其经济外交立足于深化与

非西方国家的合作并扩大伊朗在

“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以实现

摆脱外交孤立、寻求关系多元化

与对抗美西方制裁的核心目标，

并取得如下成果。

首先是开启“和解模式”。

一是与其“中东夙敌”沙特和

解。2023年4月，伊朗与沙特在中

国斡旋下正式实现历史性和解，

为阿联酋、科威特、苏丹、利比

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恢复

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并促成伊朗

与埃及和巴林举行缓和关系的谈

判。2024年6月，巴林外交部长齐

亚尼在出席伊朗举办的“亚洲合

作对话”会议期间与伊朗代理外

长巴盖里会晤，会后双方发表联

合声明，释放出两国恢复关系的

信号。

二是与埃及进行外交互动。

埃及是接触巴勒斯坦与通往北非

文／陆  瑾

从莱希到佩泽希齐扬，伊朗在外交上如何努力破局

新政府的脱困之策

今年7月30日，伊朗新任总

统佩泽希齐扬宣誓就职。佩泽希

齐扬于1997年加入改革派总统

哈塔米的内阁，从而开始其政治

生涯。2016～2020年，他曾任

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尽管佩泽

希齐扬在竞选时与宣誓就职后并

未给出细化的政治经济领域执政

方案，但他在不同场合给出了其

政府针对前述困境可能采取的破

局之策。佩泽希齐扬在选举中以

“为了伊朗”为竞选口号参与角

逐，主张努力实现社会的“正

义”“团结和凝聚力”。他在竞

选时承诺，将组建一个政府监督

委员会，促进人民与政府、国家

之间的联系。为尽快缓解伊朗面

临的内政稳定性挑战，佩泽希齐

扬表示将尊重公民权，放松国家

对社会的管制。同时，他认为女

性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头巾，

反对道德警察对头巾佩戴不规范

的女性采取强制措施。

佩泽希齐扬奉行以国家经

济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主义外交

政策，他将努力推动西方国家取

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作为破解

伊朗经济困局的前提。佩泽希齐

扬认为，阻碍伊朗经济发展的直

接原因是西方经济制裁，深层原

因是伊朗经济的封闭及与世界缺

乏互动，而根本原因则是伊朗没

有坚持以国家经济利益为出发点

的平衡外交政策。因此，佩泽希

齐扬在其政府任期内，或将把重

振伊朗核协议、加大对外开放

力度、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作为

主要政策方向。此外，在经济发

展政策上，佩泽希齐扬表示不会

在最高领袖提出的建设“抵抗型

经济”政策和既有的第七个“五

年发展规划”外提出新的系统方

案，而是将通过提升政策完成率

来实现经济发展。佩泽希齐扬指

出，当前，伊朗既有经济计划的

完成率只有25%～30%，这主要是

因为负责实施的人并不真正了解

规划，也没有遵循政策目标，同

时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落实相

关工作。因此，佩泽希齐扬政府

内阁主要由相关领域内的技术专

家组成，专业务实将是其政府的

主要特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

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